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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对华政策两面性的新表现

张晓磊

　　摘　要：近期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有着一系列新表现，其背后有着经济利益、政治和外交政策需求、国际秩

序主导权竞争等多重战略动机。一是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分一杯羹；二是谋求通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合作稳定

政权、实现外交突破；三是通过“一软一硬、一明一暗”的手法抢夺国际秩序主导权，扩大国际影响力。安倍对华政

策两面性的新表现集中体现在两点：从积极层面看，是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了明确的积极态度和行动，中

日开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合作的落地问题，日本在改善对华关系意愿的主动性以及行动的积极性都大幅提

高；从消极层面看，日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带头力推“印太战略”，借此继续拉美制华，进一步构筑对华包围圈。对

于安倍对华政策的新两面，还需辩证分析。一方面，日方对华政策的转向说明总体上中日关系在朝着利好方向发

展，中方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中方也需审时度势、有针对性地采取新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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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

幅调整亚太政策，加之面临地方选举失败、丑闻缠

身等内政上的负面压力，安倍政府开始逐步调整对

华政策，从强调制华转向为明显缓和对华关系。但

安倍此次在对华政策上的调整仅仅是策略上的，安

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所采取的对华两面性的政

策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这是因为，中日间的结构

性矛盾依然存在，安倍政府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和

制衡对象的基本认知没有发生改变。

　　一、动因分析

安倍政府此次对华策略调整背后有着经济利

益、政治和外交政策需求、国际秩序主导权竞争等

多重战略动机。

（一）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分一杯羹

从经济层面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日本的

企业来说利大于弊，政府如果在经济和贸易政策面

上对企业给予支持，那么将会降低日本企业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本，提高参与效率，从而有利

于在宏观上提高日本经济的景气指数，这与安倍经

济学的初衷并不矛盾，反而可能会成为安倍经济学

的新动力。

（二）谋求通过“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合作稳定

政权、实现外交突破

日本改变对“一带一路”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

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经济政策是安倍第二次执

政后稳固政权的根基，如果不从经济政策上稳住政

权，其他政治和外交政策都将是无本之木。２０１８
年，安倍要谋求自民党党首三度连任，同时还要为

实现其修宪目标做末段冲刺，这些都需要稳定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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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成绩做后盾，这正是安倍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

度与其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微妙关系。总之，从稳定

政权的角度来看，日本改变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绝

非权宜之计。

除了经济和政治因素，外交政策上的需求也是

日本改变态度的重要内因。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及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２０１７年以来，安倍政府在

东北亚的外交政策有三个具体目标：一是通过实现

日中韩首脑峰会的顺利召开在多边事务上取得实

绩；二是通过推进日中首脑互访改善日中双边关

系；三是通过参与处理朝核问题，极力插手国际事

务。而上述三个目标实际上都绕不开中国，若缺少

与中国的沟通和协调，这些目标恐怕很难实现。因

此，安倍政府客观上需要脚踏实地地与中国开启并

推进双边经济合作，才能为自己外交政策目标的实

现谋得出路。选择“一带一路”作为中日经济合作

的切入点不但符合中日两国的经济利益，也符合两

国的外交和政治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在

“一带一路”上的合作与中日关系的改善是相辅相

成的关系。

（三）抢夺国际秩序主导权，扩大国际影响力

从国家间力量对比角度看，中日实力此长彼消

的态势日益明显，客观来说两国间的综合实力在不

断拉大。２０１０年时，中日经济规模不相上下，到

２０１７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大概是两个半日本，而再

过７年，按现在两国的发展速度计算，中国的经济规

模大概将是日本的５倍。在两国实力差距不断扩大

的背景下，日本的对华经济策略需要做出调整，是

继续针锋相对、不断拆台，还是搭上中国发展的末

班车，实现双赢的结果，其实选择何种策略一目了

然。日本此时态度的转变表明日方在经济策略上

开始尝试调整对华战术动作，不再一味抵制，而是

为自己留足缓冲空间。

无论是在参与“一带一路”上表现出的积极态

度，还是在力推“印太战略”中表现出的制华色彩，

归根结底都逐步显露出日本在国际秩序主导权竞

争中谋求上位的野心。对于２０１７年初美国退出

ＴＰＰ及特朗普政府一系列轻视多边的举动，在美日

建制派及以拥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价值的美日

学界看来，这代表美国在主动放弃自由主义国家秩

序的主导权，后果是严重的，需要有人来纠正美国

的失误或者直接代表美国来维护自由主义的国际

秩序。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始考虑对自己在国际秩

序中的角色再评估，加大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投

资无疑符合日本标榜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一次扩大

日本国际影响力的良机。但问题在于，日本自身没

有美国如此强大的综合实力，需要采取迂回的策

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态度转换本质上是一

种主动战略求变，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参与既是合

作，也是竞争，日方的战略目的在于发挥日方在多

边制度运作上的经验和影响力，利用并规制“一带

一路”这个影响力日增的平台，其根本目标是捍卫

所谓“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

实际上，除了规制“一带一路”，日本在经贸双

多边合作上还有更为长远的几个目标。如东京智

库亚太倡议组织主席船桥洋一所言，日本要在没有

美国干预的情势下发挥自己的作用，即三级跳———

日本－欧盟ＥＰＡ、ＣＰＴＰＰ和ＲＣＥＰ。① 第一个目标

就是在《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

ＴＰ），也称ＴＰＰⅡ的最终协议上签名发挥领导作用，

在没有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向实现亚洲区域化迈进，

争取使日本成为亚洲自由贸易领导者。预计成员

国２０１９年批准该协议。第二个目标是日欧ＥＰＡ，

在２０１７年原则上达成协议后，日本和欧盟打算在

２０１９年年初让《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ＥＰＡ）生效。

第三个目标是把重点转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ＲＣＥＰ），通过ＲＣＥＰ使印度推进亚洲贸易自

由化。总之，日本期望填补与亚洲国家伙伴关系的

真空，以应对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新区域秩序，与

反对和遏制中国相比，日本首要任务是先填补美国

在经济和规则制定方面留下的空缺。

当然，长远来说，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已经越来

越全面、深入和持久，已经扩展到国际秩序层面的

全方位竞争态势。而“印太战略”也逐步成为日本

谋求维护自由世界秩序以及遏华制华的一个重大

战略。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校长田中明彦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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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船桥洋一：《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日本将是亚洲自由贸易的领导者》，〔美〕《华盛顿邮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２日。



提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等诸

多课题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日本外交的另一大课题

就是如何努力引导世界秩序走向健康发展。也就

是说，日本希望通过“印太战略”所达成的目标不仅

仅是牵制中国，也包含所谓的“维护自由世界秩

序”。在田中看来，如果将印太战略仅仅作为对抗中

国的短期被动性战略，那么它作为日本维护世界秩序

的外交战略就被矮化了，这种看法同时也是短视的。

　　二、安倍对华政策两面性的新表现

近来，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又有了新的

表现。积极的方面，日本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有

了积极的态度和行动，中日开始讨论“一带一路”背

景下合作的落地问题，日本在改善对华关系意愿的

主动性以及行动的积极性上都大幅提高；消极的方

面，日本从２０１７年下半年起力推“印太战略”，想借

此继续拉美制华，进一步构筑对华包围圈。从特征

上看，积极的对华政策更为务实但暗存私心，消极

的对华政策较为隐蔽但力度不减。

（一）转变对“一带一路”的消极态度

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的态度

主要以消极对待和负面表态为主。进入２０１７年以

后，其态度发生转变，经历了一段逐步明朗的过程，

同时带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起，

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且

随后愈加明显。然而日本的积极态度是相对的、带

有附加条件的。当前日本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基

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

１．参与主体多层次化，作用互补。当前日本参

与“一带一路”的主体主要包括执政党、政府、经济

界、学界以及媒体等，这些主体在参与“一带一路”

的过程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且在作用上相互

补充。执政党也就是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主要起

着高层引领的作用，没有执政党的政策引领，日本

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也就无法定调。日本政

府及相关各省厅主要起着行政指导的作用，众所周

知，日本在行政指导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政

府对行政指导的成功运用是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

重要法宝，此次日本政府面向企业界举办的说明会

就是行政指导的典型代表。经济界实际上是日本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核心主体，是中日在“一

带一路”框架下合作能够落地生根的关键。学界和

媒体则为两国的合作提供政策咨询、智力支持和宣

传。此次日本态度和行动的迅速转变与参与主体

间的协调配合有着密切关系。

２．在参与范围上有选择性，附带条件。从参与

范围和程度上看，日本对“一带一路”并非全方位参

与，而是有选择地参与。如前所述，日本政府对中

日合作领域的汇总从性质上来说既是一种行政指

导，也是一种行政规制，它在指导企业明确参与目

标的同时也划定了参与的界限，比如日本政府提供

融资支持的项目仅包括节能环保、产业结构优化、

物流三类。

从参与前提上看，日本官方对“一带一路”的态

度从流露出积极倾向开始，一直伴随着自设前提。

比如前文提到的安倍在２０１７年６月的演讲中对“一

带一路”建设提出的几点“希望”，要求中国“采纳国

际社会的共识”等；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４日，安倍在参加

“日中ＣＥＯ”峰会的致辞中再次对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表态，他认为，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前提，确

保公平性和透明度是不可或缺的，必须使太平洋、

印度洋区域成为自由开放的地区等。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１８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神奈川县的演讲中对

“一带一路”也做了附带条件的积极评价，他认为，

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如果以开放的、大众化

的形式开展，将对全球经济非常有利。①

３．在参与理念和方式上重对接，强调融合。从

２０１７年底开始，日本在参与“一带一路”的宏观理念

和方式上开始有了明确的想法，即重视其所谓的

“印太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对接，强调在“印太战

略”下与中方合作的融合路线。安倍在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４日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上述对接和融合路线，他

认为，“在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下，也可以与倡导

‘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大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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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关注升温，东京已成立研究中心》，中国网，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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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积极改善对华关系

除了在经济层面转换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安

倍政府更是在对华政治关系上不断释放积极信号，

并付诸实际行动。２０１７年７月８日安倍在汉堡同

习近平主席会见时表达了积极改善对华关系的意

愿，他表示，在庆祝２０１７年日中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

和２０１８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之际，日

方愿同中方一道，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势头。安

倍不仅在官方表态上主动表达改善关系的意愿，也

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积极加以推动。２０１７年９月

２８日，安倍出席了中国驻日大使馆主办的国庆节庆

祝活动，表达了希望尽快推动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

以及实现中日首脑互访的意愿，这是日本首相时隔

１５年后首次出席中国使馆的庆祝活动。

伴随安倍首相的积极意愿和行动，中日两国在

改善关系上实现了相向而行。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日本

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再次访华推动改善中日经

济关系。中日外长实现互访并恢复经济层面的高

层交流机制，２０１８年１月，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华，

２０１８年４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访问日本，与

河野太郎共同主持召开中日第四次经济高层对话，

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做政治铺垫。２０１８年５月，李

克强总理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

同年７月，安倍表达了若９月获得党首连任将在１０
月尽快访华的意愿，同时中方也表示希望于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在北京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中日民间交往也在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改善

的同时，借助中日邦交正常化４５周年和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的良机逐步加强。２０１７年８月

２６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纪念邦交正常化４５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９月８日，中日邦交正常化纪

念招待会１０年来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前国

务委员、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日本前众议院

议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河野洋平，与中日

各界人士３００余人出席了招待会。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４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主办了“构筑新型

国家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纪念《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缔结４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前内阁

总理大臣福田康夫、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原驻日

大使徐敦信出席开幕式并做特别纪念演讲，当天福

田康夫还访问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为第四位访

问该馆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访问大屠杀纪念馆对

中日实现和解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可能促使日本

政要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常态化、脱敏化，并带

动中日两国更多的年轻人前往参观学习，使该馆从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转变为中日和平信念强

化基地，还可抑制日本右翼史观对日本社会的侵

蚀，使日本政要谨言慎行，促进中日友好。

（三）力推“印太战略”等一系列对冲和压制中

国的动作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安倍在访美游说特朗普时抛出

了“印太战略”，意图拉美制华。同时，日本更是“印

太战略”的最积极行动者，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层

面。在国内安全政策上，日本政府基本决定在２０１８
年春季修订的新一期《海洋基本计划》中写入“印太

战略”，重点仍将放在确保日本海上通道安全、保护

边境离岛。着重强调安全保障领域，抗衡加强海洋

活动的中国。在双边安全关系上，除美国以外，日

本还不断拉拢印度和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加强双

边安全合作，意在牵制中国。２０１８年１月，日本海

上保安厅同印度沿岸警卫队在印度南部城市金奈

港海域举行了海上联合演习，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

首次参加了海上联合演习。同月，澳大利亚总理特

恩布尔访日，针对中国的海洋活动，日澳就加强安

保合作达成一致，双方即将签署《访问部队地位协

定》（ＶＦＡ）并确认将合作推进“印太战略”，澳大利

亚俨然成为日本的“准同盟国”。此前日英两国政

府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４日外长和防长磋商时还发表

了以“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为共同利

益，欢迎英国在安全方面加强参与的联合声明。

在推进“印太战略”的同时，日本政要还对从东

南亚到巴基斯坦再到波罗的海国家进行了一系列

旋风式访问，并宣布了多项投资计划。① 比如２０１８
年１月，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１５年来首次访问斯

里兰卡，河野在访问行程的最后前往斯里兰卡的大

型港口———科伦坡，并宣布计划建设一个天然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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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基思·约翰逊：《日本自己的“一带一路”》，〔美〕《外交政策》２０１８年２月９日。



口终端站，与中方运营的汉班托塔港相对而立。另

外，日本还与印度加强了战略关系，联手推出一项

２０００亿美元的基建计划，甚至加大了本国军队在更

广泛的印度洋区域的活动，两国还共同致力于在斯

里兰卡、孟加拉国、缅甸和印度洋岛屿上建设当地

急需的发电站、铁路和港口设施。甚至，两国正联

手推动被称为“亚非增长走廊”的项目，该项目从

安倍的计划发展而来，旨在深化非洲与南亚及东

南亚地区的经济关系，被定位为中国跨越印度洋

向东非进军计划之外的另一个选项。其实在很早

之前，安倍已经在酝酿和布置一系列对冲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的动作。比如２０１６年安倍推出了自

己的一套亚洲发展和安全计划，刻意强调建设“高

质量”的基础设施，明显是为了对冲“一带一路”

倡议。

日本还通过“战略性靠港”牵制中国对海外港

口的利用。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于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１日

访问文莱时，视察了停靠在中国企业参与开发的麻

拉港的海上自卫队外洋练习航海部队。自卫队正

图谋楔入由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开发的港口。

河野将这种做法定位为“战略性靠港”，试图以此牵

制中国将战略据点进行排他性军事利用。海上自

卫队将在往返索马里海域进行航海练习和打击海

盗时，强化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性靠

港”。河野还在２０１７年９月的日美印外长会谈中提

及瓜达尔港，呼吁“日美印强化战略性靠港”。

　　三、应对建议

对于安倍对华政策上的新两面，需辩证分析。

一方面，日方对华政策的转向说明总体上中日关

系在朝着于中国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中方主动

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中国也需审时度势，有

针对性地采取“新两手”。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做

工作。

第一，利用日本经济和市场的刚需，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加强双方合作，为改善双方关系创造良

好的经济合作氛围。中日政府和企业具有各自不

同的特点和优势，有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因此有空

间展开合作的空间，包括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这

对中日关系、地区多边合作都会产生积极影响。中

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是两国改善关系的

一个重要时间窗口和合作平台，在当前经济全球化

和全球治理面临挫折的背景下，如果中日能够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创新合作模式，将给未来的双多

边合作带来福音，更有可能成为全球治理的新实验

平台，若果真如此，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将不是挑战，

而是新的机遇。

第二，政治上注意循序渐进地控制改善关系的

节奏，设定好切实可行的目标，避免陷入日方的节

奏。双方在改善关系上有温差，中国需加强策划和

运筹，从战略上稳住和拉住日方，巧加利用日方改

善关系的迫切需求，使双边关系朝着双赢的方向发

展，既不冒进，也不裹足不前，尽可能减少购岛、参

拜等事件带来的干扰，为领导人访日做好铺垫。对

日方也要注意保持适度压力，要时刻注意提醒日

方，使其朝着合作方向发展。

第三，密切观察日本政局变化，随机应变，未雨

绸缪，在安倍面临压力时及时掌握改善关系主动

权。尽管当前安倍仍然面临加计学院、森友学园等

危机，但由于危机的边际递减效应以及自民党内

部竞争对手势力式微，不足以构成对安倍的真正

挑战，安倍２０１８年实现党首连任的可能性越来越

大，因此，中方需做好应对安倍超长期执政的充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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